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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妓院空間與妓女的移動意涵 

 
    關於娼妓的一個起源，在《初刻》卷二十五中如此寫道：「原來起於春秋時

節，齊大夫管仲設女閭七百，徵其合夜之錢以《初刻》卷二十五為軍需，傳至於

後，此風大盛。然不過世侍酒陪歌，追歡買笑，遣興陶情，解悶寂寞，實是少不

得的。」1如果說這是娼妓最早的一個記載，那麼距今來看，中國的一個娼妓也
有將近兩千多年的一個歷史了。宋朝凡在籍娼戶，謂之官妓，舉凡官府有公私筵

席，聽憑點名喚來祗應。2在王鴻泰於〈青樓名妓與情藝生活— 明清間的妓女與
文人〉一文中曾提到，在明代初期，政權曾經一度建立官妓的制度，對於官、私

妓的不同，有著比較明顯的一個區分。然到了中期以後，由於政治勢力差不多已

全然撤出對妓女活動的干預，加以「買良為娼」的行為之盛行，不再以原本出自

俘虜、罪犯或其家屬等官奴碑身份的正統官妓作為唯一的官妓來源。同時，因為

官府在法律的執行上，無法有效地取締非法營業的私娼，導致原本「不隸於官，

家居而賣姦者」3的私娼，也開始在實業營業範圍上，走出了家庭的一個邊界範

圍，於是即便是私設娼肆卻也可以公開營業；而相對經營不善的官妓，亦可能成

為流動娼妓。這樣一來，官妓與私妓的界線逐漸泯滅消失。總而言之，明代早期

的娼妓之產生，可以說是主要由政治力量所造成的，而明代中期以後的娼妓，則

主要是由於經濟的因素在發揮其影響力。4 

     
在〈楊思溫燕山逢故人〉（《喻》卷 24）中的鄭夫人，原本是喬貴妃的養女，
後嫁給韓掌儀，因戰亂與夫君離別，又被撒八太尉俘虜後相逼，見鄭夫人不從，

一恨之下轉賣娼戶。又〈月明和尚度柳翠〉（《喻》卷 29）柳媽媽因為丈夫柳宣
教疫病而亡，本欲回歸故鄉，見路途遙遠，又無親戚投奔，一時沒錢可供生活度

日，所以出於無奈之下，只得先將女兒先與楊孔目為妾，後又因貧乏無措，再將

柳翠官賣。臨安府一個工部主事，聞說柳翠翠豐姿貌美，向本府討了之後，則安

排柳翠翠住在抱劍營，養作外宅。這個抱劍營正是個行首窟裏。柳翠翠深受環境

影響，見鄰妓家有孤老往來，她心中一時歡喜，也跑去「門首賣翹，引惹子弟們

來觀看。眉來眼去，漸漸來家宿歇。」這兩篇故事中的鄭夫人和柳翠翠，本都為

官府人家女眷，一個因戰亂被俘流落妓家身份；一個則因無錢財可供生活度輾轉

漂泊至瓦子，可見得一般女子與娼妓身份的轉移成因，不單只有受政治因素的影

                                                 
1 凌濛初：〈趙司戶千里遺音‧蘇小娟一詩正果〉，《初刻拍案驚奇》，卷 25，頁 281。 
2 馮夢龍：〈單符郎全州佳偶〉，《古今小說》，卷 17，頁 248。 
3 謝肇淛：《五雜俎》，（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97），卷 8，〈人部四〉，頁 199。 
4 王鴻泰：〈青樓名妓與情藝生活— 明清間的妓女與文人〉，《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
後／現代性》（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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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也同時有經濟因素的緣故，而增加了女性流落於妓院的可能性。 

 
既然我們無法用官妓或私娼來區分妓女的活動方式，但在現實社會情況中，

又並非所有妓女都擁有同樣的資源與地位，那麼又該怎樣去分類呢？同樣地，王

鴻泰提到以實際的妓女活動情形來立分類架構。張岱（1597-1685）在《陶庵夢
憶》中談論妓女時，則提供了另一種分類： 

 
      廣陵二十四橋風月，刊溝尚存其意。渡鈔關橫  半里許，為巷九條，⋯⋯

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名妓、歪妓雜處之。名妓匿不見人，

非嚮道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燒，出巷口，倚徒

盤礡茶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5 
 

由上文可得知，歪妓這類的流動娼妓，必須在一城市中流動人口最密集的地區，

以拋頭露面的方式去招攬客人；而名妓因為各種因素，已經建立了一定的遠播名

聲，並不缺乏所謂的慕名而來者，所以反而能坐以待客，甚至可以對客人進行挑

選、不輕易接待來歷不明的客人。這樣的差別是從市場的自由競爭中產生出來

的，雖然張岱所敘述的是揚州鈔關附近的妓女活動，不過「名妓」與「歪妓」的

區別則成了一種簡單而普遍的概念，可以用來辨識晚明時期的一般妓女之活動狀

況。6在本文中，就以張岱提及的名妓之「精房密戶」來做為說明青樓妓院空間

形式的一個起點，又這樣的一個空間具有怎樣的特色與意涵。在妓院中的男與女

兩性之間又存在了怎樣的移動方向與意涵。 

 

一、 青樓妓院的空間形式與意涵 
 
明代後期的謝肇淛（1567-1624）在《五雜俎》一書中描述「今時娼妓布滿

天下」7，可見得娼妓在明代社會中具有某種一定程度的角色數量與意義。在《三
言》、《兩拍》當中的兩百篇故事中，光提及妓女的就有？篇。在我們一般印象中

的妓女，以為大都是居住於妓院中應召的女性，然其實若就其社會的活動型態來

分別，大致可分有土娼、遊妓及院妓三種型態。所謂「土娼」指的是遍佈在各個

市鎮、驛站或人潮密集的要道旁，以最原始的女性身體當作一種商品，直接就男

人提供性慾宣洩的對象，好做為其生存的方法與空間。如黃六鴻在《福惠全書》

中敘述，「凡郵騎接遞之所，必孔鎮道集之區。每有無恥棍豪，多置狎邪門巷，

遂作鶯巢燕壘，頓成柳市花街」8。至於「遊妓」則是指聚集於酒樓、茶館中，
以自身的才藝或姿色來招攬男人焦點的注目，好享受一夜的魚水之歡。如〈玉堂

                                                 
5 張岱：《陶庵夢憶》（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卷 4，〈二十四橋風月〉，頁 35。 
6 見同註 2，頁 76。 
7 同註 1，頁 199。 
8 黃六鴻：〈逐娼妓〉，《福惠全書》，卷 29，（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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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落難逢夫〉（《警》卷 24）中的王景隆一日到大街各巷口閒耍時，來到酒店的
發現，「見門前站著幾個女子，衣服整齊」，又「看那樓上有五七席飲酒的，內中

一席有兩個女子，坐著同飲」9，當王景隆看見這做著同飲的女子，比起先前門
前站的更加清秀幾分時，也不免心花意亂地詢問起女子的來歷。可見得遊妓由於

出沒於公開場所之中，較易引起男子對其的好奇心與交往心。除此之外，比起流

動於驛站或酒館更高一階的妓女，是生活於妓院當中的妓女，也就是所謂的「院

妓」，她們擁有一個專屬於自身的個人活動空間，相較起四處流動不定的「土娼」

或「遊妓」，「院妓」無疑地擁有了一個可供她們暫時「停留」的「棲身之所」。

為何說是暫時停留，是因為無論對於哪一種身份的「妓女」而言，她們都被排斥

於傳統禮法的規範與道德之外，於是，如何「回歸」到一個屬於女性的「正常空

間」裡，似乎常是故事中妓女們的集體願望，這個部分，我們將留到下節再來討

論，在這一節當中，我們要先探討所謂「名妓」或「院妓」的「妓院」空間形式。 

 
（一）迥非塵境的妓院空間 

 
    一般來說，妓院是一個屬於高消費的營業場所。在〈賣油郎獨佔花魁〉故事
中，男主角賣油郎秦重就日累月積了一兩年的販油銀兩，最後才得以見上花魁娘

子瑤琴一面，可以表現出妓院對於城市百姓的一個貧富區隔性，並非一般市井小

民都可以自由進出妓院來消費與滿足慾望。王鴻泰以為，面對著「土娼」或「遊

妓」的低價優勢，相對高價的「妓院」自然必須發展出屬於自身的一個不同風格，

如果說同樣是享受美食與聲色的歡愉，酒樓與妓院同樣可以給予男性一樣的服務

甚而滿足，那麼，有怎樣的一個獨特性才得以吸引男人放下進入酒樓而改變心意

轉而走入妓院呢？在一個城市當中，酒樓畢竟屬於一種公共空間的場所，在這裡

尋歡與交際的男人，所享受的是一個公開或半公開的空間形式，即便有一些酒樓

可以提供特別的房間，但畢竟不是一個專屬而只限於附屬的空間形式。至於妓

院，則可以提供一個完整的「私人」空間，提供一切的資源讓客人在這個空間中

可以自在地與妓女交往、進行娛樂活動。10 

 
       花街柳巷，繡閣朱樓。家家品竹彈絲，處處調脂弄粉。黃金買笑，無非

公子王孫；紅袖邀歡，都是妖姿麗色。正疑香霧彌天靄，忽聽歌聲別院

嬌。11 
 

從一開始來到了春院衚衕12，家家戶戶的繡花樓閣，處處飄逸著香氣的芬芳，讓
眼花撩亂的王景隆一時之間，根本不知他要找的「一秤金」的門究竟安在？還是

                                                 
9 馮夢龍：〈玉堂春落難逢夫〉，《警世通言》，卷 24，頁 340。 
10 同註二，頁 79。 
11 轉引自馮夢龍：〈玉堂春落難逢夫〉，《警世通言》，卷 24，頁 341。 
12「妓院集中居住的地方」。引自同註九，〈玉堂春落難逢夫〉，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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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了在地賣瓜子「金哥」的指引，才足以順利找到他要找的玉堂春。可見得妓

院的隱密空間特性，帶有一些曲折意味，不若城市中的酒樓一般位置於熱鬧喧嘩

的所在，相反地，則是透過了「音樂」、「香味」的指引，配合著樓閣的綺麗裝飾，

來點出妓院這個空間的特質以及當中妓女們的紅粧豔麗程度。在這樣一個完整的

「私」領域當中，妓院所能提供的不單只是美食與聲色口腹的歡愉與滿足，更甚

而提供了一個相對高級如同園林般式的生活情境環境。 

 
    〈賣油郎獨佔花魁〉（《醒》卷 3）一文中，杭州名妓花魁娘子所居住的妓院，
透過男主角賣油郎秦重目光的描述是這樣呈現的： 

 
近人家，面湖而居，金漆籬門，裏面朱欄內，一叢細竹。未之堂室何如，

先見門庭清整。（頁45） 

 
又入門之後， 

 
王九媽引著秦重，彎彎曲曲，走過許多房頭，到一個所在，不是樓房，卻

是個平屋三間，甚是高爽。左一間是丫鬟的空房，一般有床榻桌椅之類，

卻是備官舖的；右一間是花魁娘子臥室，鎖著在那裡。兩旁又有耳房。中

間客坐上面，掛著一幅名人山水，香几上博山古銅爐，燒著龍? 香餅，兩

旁書桌，擺設些古玩，必上貼許多詩稿。」（頁 52） 
 
小說中的妓院其實原本乃屬於齊衙內的花園，因原本湧金門外的樓房狹窄，故齊

舍人借與花魁娘子住。以花園做為妓院來運用，暗示說花園與妓院的相同空間特

質，具有一種與喧鬧世俗「隔絕」的意涵。在〈姚滴珠避羞惹羞‧鄭月娥將錯就

錯〉（《初刻》卷2）中的姚滴珠，因為受公婆的責罵，一時禁不住氣跑了出來，

於路途上被一光棍汪錫拐騙，隨他拐挖抹角到了一去處，只見得： 

 
       引進幾重門戶裡頭，房室甚是幽靜清雅。但見：明? 靜几，錦帳文茵。
庭前有數種盆花，座內有幾張素椅。壁間紙畫周之冕，桌上沙壺時大彬。

窄小蝸居，雖非富貴王侯宅；清閒螺徑，也異尋常百姓家。（頁 19） 
 

故事中先是透過了這樣一個「乾淨精緻」的處所描繪，然後才揭露這一素雅空間 

的蘊含作用，原來是為勾搭浮浪子弟撲花行徑所設置的，換句話說，這一個門戶 

的空間裡，是以「妓院」、「娼家」做為一種想像後的空間格局設計。又在〈丹客 

半黍九還‧富翁千金一笑〉（《初刻》卷18）故事中，一富翁為求「縮銀練金」

丹術，以別館園亭做為丹客家眷休憩與鍊爐火之所在，這「涉趣園」是如此被描

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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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得園來，但見：古木干霄，新篁夾境。榱題虛廠，無非是月榭風亭；

棟宇幽深，饒有那曲房邃室。? ? 假山數仞，可藏太史之書；層層巖動

幾重，疑有仙人之籙。若還奏曲能招鳳，在此觀? 必爛柯。（頁198） 

 

可謂好一個幽雅去處。原本富翁的心意是為求修練之所，但這樣一個充滿春意盎 

然的園林空間，其實又暗藏有富翁對於丹客小娘子的暗訴情款，原來，自富翁第 

一眼看到小娘子生的豐姿美艷，體態輕盈之時，就已經暗自心恨無人可通音訊 

了。後因丹客因故離園而去，富翁才興致勃發，不能自己地與小娘子綢繆十數宵。 

原來此女本為妓家，為丹客囑咐來搗鬼富翁的，可見得妓女即便出了妓院之門， 

故事為了鋪排妓女所屬的生活空間形式，也同樣以一園林來做為其活動接客的空 

間。 

 

我們可以透過此以上故事中對「妓院」，或者類似妓院做為交歡空間的想像

的種種描述發現，妓院的空間格局設計在整體的外觀與經營上，具有一種類「園

林」式的空間設計。而妓女的房間則多以「潔淨幽雅」為特色，書畫琴棋的種種

擺設都類似有文人書房的布置陳設。 

 
余懷的《板橋雜記》中說道： 

 
      舊院人稱曲中，⋯⋯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木蕭?，迥非塵
境。到門則銅環半啟，珠箔低垂；升階則猧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

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粧，捧娘而出：坐久則水路備至，絲肉

競陳。13 

 
由一描述可以想像，妓院表現出一家居、私人的空間形式，以一種舒適、幽雅與

清靜的空間環境來鋪陳對於客人的奢靡享受與尊榮服務，這和酒樓那種公開的喧

囂與熱鬧酒食聲色享受是完全不同調性的表現方式。 

     
一般來說，妓院多座落在城市的最繁華地帶，但「迥非塵境」的空間形式，

代表了妓院與城市的一種反操作關係。故而我們可以說，妓院的本身就是一個充

滿矛盾經營的空間形式。妓院本身以營業謀利為生，自然得對外開放，招攬生意，

但同時又刻意營造出妓院的一個封閉性；在製造城市的繁華的同時，又隔絕的城

市的繁華。王鴻泰以為，在實際的空間營造上，妓院透過了各種林木、迴廊、曲

徑、水池、亭閣之類的設計來阻隔了城市世界的一個喧鬧；這和酒樓、茶館那種

融入城市的喧鬧截然不同，妓院在空間選擇上以是隔絕世俗的空間為主，試圖在

                                                 
13 余懷，《板橋雜記》，收入於《香豔叢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第 4冊，第 13集，
卷 3，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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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院的房間營造另一種「窗明几淨」的清幽，好讓上門的客人忘卻現實中的煩憂。

這樣的空間隱喻著妓院中的情色空間與外在禮教的關係，也就是說，妓院是世俗

與禮教之外的另一種生活情境。 

 
從金錢交易的一個角度來看，妓院是一個最為現實的場所。但從空間的一個

表現設計與編排形式上來看，妓院卻又是一個「非現實」的地方。更進一步的說，

妓院的「非現實」是以園林與書房的空間形式來表達，呈現出一種世俗優雅化的

轉變意涵。 

 
（二）是商場還是情場？ 

 
在商場之中，一切都是以個人的私欲或利益作為前提，於是一連串的算計、

離間、交易、籌謀就開展在每個人的心思運算和運籌手段之中；在情場之中，人

們為了求取對己身最好的待遇，也多少會使一些小手段和方法，只為了獲取對方

的關心或注意力，在此兩相對照下，就形成了妓院的一個場所複雜性。就營業活

動來說，以金錢為出發點的考量計較下，妓院無疑可以說是一個商場的所在地。

至於情場，是因為妓院可以說是傳統社會中，唯一一個提供男女可以「自由」互

動往來的空間場域。因為就整體禮教的規範與世俗的道德之下，所有的男女關係

都必須經由「媒說之言」才得以有所認識或交流，無一不是被禮教給管束約束住

了，而妓院，由於其本來就違背禮教，成為禮法的化外之區，故而男女的關係不

是建立在禮教的規範上，而是就兩人自身的情慾交流與交易關係上。於是，妓院

的空間不單是金錢交易的商場，又同時是情感交流的情場。 

 

在〈杜十娘怒沈百寶箱〉（《警》卷 32）中的妓院，從整個煙花的環境到與
煙花有牽扯相關的人物，莫不時時刻刻以個人利益計算又計算，可以看出其商場

的一個特色： 

 

古人云：「以利相交者，利盡而?。」（頁 487） 
 
媽媽道：「我們行戶人家，喫客穿客，前門送舊，後門迎新，門庭鬧如

火，錢帛堆成垛。自從李甲在此… … 弄得老娘一家人家，有氣無煙，成
什麼模樣？」（頁 487） 

 
「別人家養的女兒便是搖錢樹，千生萬活，偏我家晦氣，養了個退財白

虎。開了大門，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心上。到替你這小賤人白白養著窮

漢，教我衣食從何處來？」（頁 487） 

 
先是「以利相交」、「利盡而?」、「喫客穿客」，後又「搖錢樹」與「退財白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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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形容商場利益的各項語言表達。在第四章中我們曾提及三姑六婆的一個「貪財

好利」特質，在此處的杜媽媽自然也不例外，一開始由於李公子撒漫用錢，李媽

媽脅肩諂笑，奉承不暇。但當李公子囊筴逐漸空虛的時候，杜媽媽心裡也就不耐

煩了。又〈玉堂春落難逢夫〉（《警》卷 24）的王景隆本來也是漫撒使錢，不但
賞銀大方，打若干首飾酒器，做若干衣服，又造百花樓一座給玉堂春做為臥房，

就這樣手內逐漸財空，就見得虔婆老鴇先是疏淡後是翻臉不認人： 

 
      「有錢便是本司院，無錢便是養濟院。王公子沒錢了，還留在此做甚！哪

曾見本司院舉了節婦，你卻呆守那窮鬼做甚！」（頁344） 
 

〈賣油郎獨佔花魁〉（《醒》卷 3）中的劉四媽也是以「商家」的思維，在教導著
花魁娘子： 

 
      我們門戶人家，喫著女兒，穿著女兒，用著女兒，僥倖討得一個像樣的，

分明是大戶人家置了一所良田美產。年紀幼小時，巴不得風吹得大。到得

梳弄過後，便是田產成熟，日日指望花利到手受用。前門迎新，後門送舊，

張郎送米，李郎送柴，往來熱鬧，纔是個出名的姊妹行家。（頁41） 

 
      做娘的費了一片心機，若不幫他幾年，趁過千把銀子，怎肯放你出門？（頁

41） 
 
劉四媽的一番言語，指著女兒就如同田產一般，把女人給做為一種待價而沽，可 
以掙錢的商品化特質表露無遺。以「女人是商品」，無論是女人或是田產都是以 

利益金錢為出發點的考量，做為妓院是商場的一個最明顯特徵。 

 

在〈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警》卷 32）中，杜十娘與老鴇的商人特質其實 
也十分明顯： 

 
媽媽曉得李甲囊無一錢，衣衫都典盡了，料他沒處設法。便應道：「老娘

從不說謊，當真哩。」十娘道：「娘，你要多許多銀子？」媽媽道：「若是

別人，千把銀子也討了，可憐那窮漢出不起，只要他三百兩，我自去討一

個粉頭代替。只一件，須是三日內交付與我。左手交銀，右手交人。若三

日沒有銀時，老身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公子不公子，一頓孤拐，打那光棍

出去。那時莫怪老身。」十娘道：「公子雖在客邊乏鈔，諒三百金還措辦

得來。只是三日煞近，限他十日便好。」媽媽想道：「這窮漢一雙赤手，

使諒他一百日，他哪裡來銀子。沒有銀子，便鐵皮包臉，料也無顏上門。

那時重整家風，媺兒也沒得話講。」答應道：「看你面，便寬到十日。第

十日沒有銀子，不甘老娘之事。」十娘道：「若十日內無銀，料他也無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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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了。只怕有了三百兩銀子，媽媽又翻悔起來。」媽媽道：「老身年五

十一歲了，又奉十齋，怎敢說謊？不信時與你拍掌為定。」（頁 487-488） 

 
鴇兒和杜十娘的你一言我一語，就像是兩個商人互不相讓。鴇兒的心頭計較，話

頭策謀；十娘自幼在煙花環境鴇兒身旁中成長，自然也不惶多讓，先是和鴇兒討

價還價李甲的籌錢日數，由三天延到十天，後是以暗中激將的方式，要讓鴇兒為

已出口的話負責，而幾近日後的沒有退路。然杜十娘即便是在面對心上人李甲的

同時，也仍舊不忘其商人的特質，以個人自身的安全利益為前提，步步引領李甲

帶她走出教坊司。 

       
十娘道：「妾已與媽媽議定只要三百金，但須十日內措辦。郎君游資雖罄，

然都中豈無親友，可以借貸。倘得如數，妾身遂為君之所有，省受虔婆之

氣。」公子道：「親友中為我留戀行院，都不相顧。明日只做束裝起身，

各家告辭，就開口假貸路費，湊聚將來，或可滿得此數。」起身梳洗，別

了十娘出門。十娘道：「用心作速，專聽佳音。」（頁488） 

 

     然而「說著錢，便無緣。」親友們見李甲起身說要道別，本倒也歡喜，但

說到借錢一事，或者以為李甲風流慣了，可能騙盤纏到手，又去花費脂粉錢，故

多推託手中空乏，不能相濟。 

        
十娘道：「所謀之事如何？莫非人情淡薄，不能足三百之數麼？」公子含

淚而言，道出兩句：「不信上山擒虎難，果然開口告人難。一連奔走六日，

並無銖兩，一雙空手，羞見芳卿，故此這幾日不敢進院。今日承命呼喚，

忍恥而來，非某不用心，實是世情如此。」⋯⋯「妾所臥絮褥藏有碎銀

一百五十兩，此妾私蓄，郎君可持去。三百金，妾任其半，郎君亦謀其

半，庶易為力。限只四日，萬物遲誤。」（頁489-490） 

     
在這一場兩人的回合交互往來中，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杜十娘的一開始的商

場策略顯然大於面對李甲的情場情結，在故事之後的發展，我們將會發現杜十娘

身旁實有一個百寶箱的存在，反諷的是，面對這三百金的籌措，或許是她為了測

試李甲的真心真意，但我們可以看見她先是丟一顆石子般地探探路，先讓李甲完

全負責三百金，發現這一石子行不通路之後，再進行另一個階段的計畫，拿出碎

銀一百五十兩。甚而，筆者大膽假設，明明擁有百寶箱的杜十娘，這些碎銀子還

可能是另外刻意去兌換出來的。但總而言之，在此一回合中，雖說表面上是商場

上的杜十娘勝於情場中的李甲，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十娘她仍為女子在意的愛

情、終身之事下了一場賭注，這一自掏腰包的舉動，也多少表現了她對情場真情

真愛的一個心生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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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院做為一個禮法的化外之區，它在現實世界中營造了一個與現實世界相疏

離的「非現實」空間，這個的一個活動空間，使得男子為了避開現實中的一切苦

楚，選擇「由外而內」地進入妓院空間，避開了現實生活中的種種規範，得以在

另一個「非現實」世界中，暫時發展自由男女情意，得以被安撫心靈。但值得注

意的是，妓院雖然是一個金錢交易的商場場所，然妓女並非是不限對象的任意身

體販賣。相反的是，來到此處的客人，往往要有著風流的身段和文人般的雅量，

而所謂妓院中的名妓，也必須是容顏嬌麗、淡雅有韻的色女，所謂「女以色勝，

男以俊俏伶俐勝」14，既然都是如此傑出的男與女的相遇，兩個有個性的人，透

過妓院這個空間的與世「隔絕」性，才得以發展屬於自身真實的「情感」，此時

男與女的關係不是建構在禮法上的「義」，而是一個最為單純的「情」字。 

 
    當然，既要發展「情意」，自然必須兩個人有所時間上的互動與瞭解，於是

透過妓院的「迥非塵境」隔絕性完成男女之間擁有足夠時間的交往，由外而內進

入妓院空間的男客，只要擁有足夠的金錢，不單是可以短暫於妓院中休息片刻，

甚而可以「停留」在妓院當中，與名妓培養細微的感情。於是妓院這樣一個充滿

商場社交行為的型態特色，又同時包含了「調情」的一些手段與方法，促使妓院

這一個商場空間同時又兼具了情場的空間意涵。 

 
 
二、 妓女從良的移動：寄望走向世俗禮法的回歸 
 
女子一旦淪為娼妓，名落賤籍，猶如跳入火坑。而娼妓在出賣色藝的生涯中，

通過廣泛的交遊，結交各方人士，千方百計從孤老中物色中意的人，以便有朝一

日脫籍從良。15〈賣油郎獨佔花魁〉中的花魁娘子，不幸被卜大郎賣與王九媽，
藏於曲樓深處，被教導吹彈歌舞，就是要一日將她培養成一個名妓。但執意不肯

倚門獻笑接客，後還是劉四媽以「從良說」，來讓美娘轉而為自己的人生打算： 

 
有個真從良，有個假從良。有個苦從良，有個樂從良。有個趁好的從良，

有個沒奈何的從良。有個了從良，有個不了的從良。我兒耐心聽我分說。

如何叫做真從良？大凡才子必須佳人，佳人必須才子，方成佳配。然而好

事多磨，往往求之不得。幸然兩下相逢，你貪我愛，割捨不下。一個願討，

一個願嫁。好像捉對的蠶娥，死也不放。這個謂之真從良。怎麼叫做假從

良？有等子弟愛著小娘，小娘卻不愛那子弟。本心不願嫁他，只把個嫁字

兒哄他心熱，撒漫銀錢。必及成交，卻又推故不就。又有一等癡心的子弟，

曉得小娘心腸不對他，偏要娶她回去。拚著一主大錢，動了媽兒的火，不

                                                 
14 《嫖經》是明代文人所作，作者不確定，朱元亮為之作註。此處所引乃朱元亮之註文。此文
與註收錄於張夢徵編，《清樓? 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39。 
15 參考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3），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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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小娘不肯。勉強進門，心中不順，故意不守家規。小則撒潑放肆，大則

公然偷漢。人家容留不得，多則一年，少則半載。依舊放他出來，為娼接

客。把從良二字，只當個撰錢的題目。這個謂之假從良。如何叫做苦從良？

一般樣子弟愛小娘，小娘不愛那子弟，卻被他以勢凌之。媽兒懼禍，已自

許了。做小娘的，身不繇主，含淚而行。一入侯門，如海之深，家法又嚴，

? 頭不得。半妾半婢，忍死度日。這個謂之苦從良。如何叫做樂從良？做

小娘的，正當擇人之際，偶然相交個子弟。見他性情溫和，家道富足，又

且大娘子樂善，無男無女，指望他過門，與他生育，就有主母之分。以此

嫁他，圖個日前安逸，日後出身。這個謂之樂從良。如何叫做趁好的從良？

做小娘的，風花雪月，受用以勾，趁這盛名之下，求之者眾，任我揀個十

分滿意的嫁他，急流勇退，及早回頭，不致受人怠慢。這個謂之趁好的從

良，如何叫做沒奈何的從良？做小娘的，原無從良之意，或因官司逼迫，

或因強橫欺瞞，又或因債負太多，將來賠償不起，憋口氣，不論好歹，得

嫁便嫁，買靜求安，藏身之法，這謂之沒奈何的從良。如何叫做了從良？

小娘半老之際，風波歷盡，剛好遇個老成的孤老，兩下志同道合，收繩捲

索，白頭到老，這個謂之了從良。如何叫做不了的從良？一般你貪我愛，

火熱的跟他，卻是一時之興，沒有個長算。或者尊長不容，或者大娘妒忌，

鬧了幾場，發回媽家，追取原價。又有個家道凋零，養他不活，苦守不過，

依舊出來趕趁，這個謂之不了的從良。（頁39-41） 

 
光一個「從良」，就分有如此多等之不同。即便是想要找一個真從良、樂從良、

趁好的從良或了從良，但茫茫人海中，這些見識不多的娼妓又該如何挑選？於

是，美娘的從良之意就此萌芽，透過接一些王孫公子、貴客豪門的好主兒，來尋

找自身的知心知意的對象。 

 
在《明代社會生活史》中，提及妓女的三條從良出路：一是由於偶然的相遇，

得到皇上的寵愛，但此項選擇畢竟是少數且個別的例子；再則是結交文人名士，

從中選擇一人，做人之妾；第三是尋覓一富商大賈，作為自己一生最後的歸宿。
16不過，在明代，隨著城市商業經濟的繁榮，商人的地位日益升高。在〈賣油郎

獨佔花魁〉一文中的賣油郎秦重，一開始不過是小本經營的小販，他因為真誠可

靠的幫襯，獲得名妓美娘的歡心；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小販日積月累的盈餘，演

變有屬於自己的一個店鋪，一個財富不斷積累的實質優勢，自然也增加己方的籌

碼來與名士巨卿相抗衡。 

 
    先前我們提到面對妓院這一個深處於喧鬧城市中的封閉空間時，男子是「由
外而內」的移動步入進妓院當中。在這樣一個「由外而內」的移動路徑當中，男

                                                 
16 引自同註 15，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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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的是純粹的滿足生理需求，有的則是因為貪圖女色留戀其中，有的是欣賞名

妓的才華與溫柔，當然也有因與妓女的互動滿足精神感官，而在妓院中停留與妓

女們交歡談情而不肯離去。但無論是出自於怎樣的一個原因，妓院的空間提供了

男人一個遠離禮法規範的一個化外之地；而通過男子由外而內的移動路徑，呈現

了男子本來即可自由出入於家之內外的一個特有權力。即便是妓院，男子仍可自

由之身的隨意來去，不需受任何道德的限制。 

 
     反觀女子呢？她們有的是因為戰爭與父母流離失所，轉賣於此地，如? 春

娘父母被殺，自己被亂兵所擄掠淪落為娼17、有的則是因為家裡窮困，不得不走
入娼家。如《初刻》卷十二入話中的良家少女蘇媛與王生私奔到揚州，後王生因

父親大怒，於父親逼迫下去了福建，音訊全無，蘇媛生活無所依靠，又無計可施，

便在一群三姑六婆的引誘下，給入了娼家。 

 
又〈呂使君情媾宦家妻‧吳太守義配儒門女〉（《二刻》卷十七）中的女主角

薛倩本來出身官宦世家，其祖父曾任職過漢州知州，父親也當過竹山知縣。不過

後來父親很早就去世，繼母無所依靠，就把她以七十千錢的價格賣給了薛媽，入

了妓籍。總歸來說，這些女子當一日落入娼籍的身份之後，其女子身體去留的移

動之支配權力由傳統規範中的父親，轉移到了老鴇的身上，在老鴇一日主掌院中

之事的情況下，女子也是無法以自身之意志決定己身的人生走向，尤其因當初是

被賣給老鴇，在金錢並未談籠前，妓女是不可能有自由之身的。故而若能找個兩

相情意的，請男子謂之贖身，替她把價而還給鴇兒，才可真正脫離娼女的身份。 

 
相對於男子的「由外而內」之妓院路徑，在妓院中的妓女們若是或有從良日

的一天，則是一個從妓院「由內至外」的移動路徑。這一個「由內而外」的移動

路徑，其實並不難以理解，原本屬於禮教化外之區的自由情感，妓女被各式男人

捧在手心上，但卻獨少一個知情識趣，忠厚老實，懂得憐香惜玉的男人。就算是

村莊婦人，沒有名妓的盛名，卻可安穩的度日，終是不需遭受無賴子弟的欺凌。

所謂「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18，即便是荊釵布裙，啜菽飲水，也都是好人家女
兒、良人家媳婦；比起每日的迎新送舊，勝卻不知多少倍。 

 
就如花魁娘子美娘，因吳八公子的強行壓牽至船上，不但被拔去簪珥，又把

美娘? 鞋脫下，要其自走回家。美娘赤了腳，寸步自然難行，又自小被珍寶般供

養，哪裡受得這般凌辱，又見到賣油郎秦重的細心安慰照料與搭救，一顆心早就

不再計較秦重是否是市井之民或衣冠子弟的身份了，只在意秦重是個至誠君子的

心意，只消秦重一句願意娶她，就開使思量起自身的從良一事。於是故事所接下

                                                 
17 馮夢龍：〈單符郎全州佳偶〉，《喻世明言》，卷 17，頁 246-247。 
18 同上註，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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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情節鋪敘，無論是美娘的央求劉四媽為她講贖身金額一事，或是從立即拜別

王九媽，借住劉四媽家一二日，其最終的目的，就是為了順利由妓院家，換回一

自由身，移動出王九媽的一個管轄範圍，將自身的商場利益商品性，換回一世俗

禮教中與秦重相對的簡單的男女身份之別。這樣的一個移動路徑，雖說是妓女「由

內而外」的移動，除去娼籍的身份；但也同時是另一種自禮法的化外之地回歸禮

法的種種限制當中，故而，從原本可自由出入城市繁華所在的妓院，移動回「家」，

從此只可「停留」於此的一個藩籬空間，也未嘗不是一種「由外而內」的移動。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知一個結論，在傳統父權文化的一個禮教制度當
中，女性的依歸與最終的落腳空間，或者是受了父權思想的引導，或者是出自於

女性自身的一個願望，回歸「家庭」的一個安定性，似乎始終是一個亙古不變的

答案。於是，妓女的一個空間移動路徑與方向，不單單是由「妓院」而出的一個

離「妓院」之出走，而重要的意義則在於往「家庭」的「內部」移動。而妓院做

為一「禮法的化外之區」，其非現實的空間意涵，對男子而言是一種逃避生活壓

力的舒展空間，對女性卻是一種以「身」換「錢」的謀生空間；而男子因其可自

由移動的性別優勢，遊走與「現實」與「非現實」的界線，於生活中透過越界達

成一種生活上的平衡；妓女則藉著「非現實」的空間屬性，完成她對於自身愛情

追求的主體性，卻又礙著被支配的性別空間分化，無法回歸「現實」生活中的「正

常活動」，在這樣一個反覆的論述當中，我們瞧見了性別權力之下的一個差異化。 


